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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乐表现的本质考察及审美细节把握 

摘 要 

关键词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710061) 

筝乐表现的本质考察一是要对作品本身构型的阐释具备合理性；二是要对整 

个演奏动态过程(声音、节奏、速度等)的把握有所依据，并通过准确的理解定 

位、宏观的分析视角以及感性的方式予以实现。而在审美细节把握上则应注意 

动静相宜、刚柔相济；强而不燥、弱而不虚；忘象取意、得意忘形的分寸，以求筝 

乐的适度表现。 

筝乐表现；本质考察；理性分析；审美细节把握 

筝乐表演自从获得独立的品格以来，演奏者们 
一 直凭借音乐创作的物质留存——乐谱文本进行研 

读和恰当阐释。然而，作曲家通过乐谱所带给演奏者 

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演奏者在解读乐曲 

之前对乐曲整体表达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过程，并 

遵循一种较为普遍的审美取向对乐曲表现进行再创 

造。如何在乐曲的表现上构建完整的创造思路?以及 

如何恰当把握具体的音乐审美处理?应该说是演奏 

者的共同难题，笔者结合教学实践经验与感悟，从筝 

乐表现本质的考察和筝乐表现的审美细节把握两方 

面予以思考，不妥之处，请提出批评。 

一

、筝乐表现的本质考察 

筝乐作品之所以能够呈现出神采各异的美，是 

通过筝的乐器属性和文化属性来实现的，并通过音 

乐表演这一运动过程来完成。如何做到在筝乐表现 

中抓住本质?一是要对作品本身构型的阐释具备合 

理性；二是对整个演奏动态过程 (声音、节奏、速度 

等)的把握要有合理的依据。 

首先，对一部作品的准确定位应来源于理性的 

思考，也就是说对作品的思想性、音乐性、画面感等 

准确的分析，决定后来对音色、力度、速度的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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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情感投人的分寸。就拿绘画来说 ，当我们为达 ·芬 

奇的 《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作品中所透漏出 

的永恒魅力所折服时，岂不知达 ·芬奇除了绘画，还 

是一个造诣颇深的解剖学家、发明家和建筑学家。他 

的永恒不仅源于艺术灵感的闪现 ，还应该说源于理 

性的构图设计，比例上的严格把关，透视上的极致把 

握，以及色彩的分寸运用。那么，我们对音乐作品的 

认识也如画家手下的笔，首先应仔细研读乐谱，了解 

作品的基本框架、曲式结构以及作曲家细微的术语 

标识，甚至作品的文化背景，作曲家试图表达的倾向 

与意图等，如此，才可能心中有数，并选择出合理的 

表现手段来体现。 

以协奏曲 《临安遗恨》为例，这是一首描写民族 

英雄岳飞的作品，充满了刚毅的阳性色彩。乐曲的主 

题旋律以变奏方式在全曲先后三次出现，构型简洁、 

明了。阐释作品的重点就在于如何体现三次主题的 

不同。主题第一次出现时，我们可以考虑演奏的肯定 
一 些，犹如民族英雄的雕塑屹立在眼前，取肃穆、敬 

重之意。音色选择上要沉稳、凝重，似在缅怀。主题第 

二次出现时，仿佛岳飞在狱中对酒独斟，无奈无助。 

音色张力上要力求舒缓，力度作减弱处理，情感的投 

入成分更多一些。此部分的后半部应注意层次的推 

进，以表达壮志难酬的情感变化。到了主题第三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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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已是冤情难纠，突出展现民族英雄的大义凛然 

之势和昂首挺胸、藐视一切的气概。此时主题的四度 

调式转换 (B羽一E羽)，音色上更显明亮 ，演奏时应 

取声音饱满、坚定，节奏沉稳之势，把全曲推向高潮。 

这期间速度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不宜太快，倘若过 

快势必减弱甚至失去音乐中的庄严、大气之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上面例子做出的理性分 

析(即演奏者设计画面运动，或称作“意义的设定”)是 

前期的，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性。然而，在真正演奏 

开始时，这些预先的考虑或设计就会转化为声音的运 

动，并从头脑中消失了。 

其次 ，是建立起宏观的理性分析视角。构筑这种 

宏观的理性分析视角的无疑是作品的结构布局，一是 

乐曲段落的认识，以下面几首作品的基本框架为例： 

《木卡姆散序与舞曲》：散序 中板舞曲一 快 

板舞曲一 尾声 

《黔中赋》：”琵琶咏”(散)一 ”木叶舞”(中板)一 

一”黔水唱”(快板) 

《秦桑曲》：引子一 慢板一 快板一 尾声 

《长相思》：引子一 慢板(四个乐段)一 快板一 

一尾 声 

它们均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中常见的“散、慢、中、快、 

散”的结构特征，吻合中国人特有的音乐思维逻辑演 

绎方式。二是对乐句划分的认识，乐句的表现常常是 

人们最容易忽视的，其形式多样、复杂，或陈述、承接， 

或转换、呼应等等不一而足。认识乐句的有效方法是 

在心中反复吟唱，在吟唱中体悟旋律的句逗感和气息 

的运行过程，并依照“声依咏”原则去展示它。地方性 

风格特征较强的乐曲，其特殊韵味更是增添了乐句的 

复杂性，如河南筝乐的四度大跳，音乐张力较大；陕西 

秦筝风格的级进下行、“si”、“fa”二音在级进中的下滑 

特征，更显“以韵补声”的功能特征，主导了“秦筝声最 

苦”的音乐意味。当然，有时乐句运动是规整的，有时 

是非规整的，尤其是一些乐段主句与补充句交替出现 

时，我们可以选择弦位的不同、音色张力的变化来加 

以区分，以利于层次的清晰。 

另外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理性的分析最终要由 

感性的方式予以实现。作为弹拨乐器族群中的筝乐 

演奏，其声音属性的基础是点状的，而音乐的表现形 

态却是立体和多层面的，既有点状又有线条。“点”展 

现的是活泼、跳跃，“线”则反映着悠扬与绵长，更能体 

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美。由单个乐音的运动连成 

如珍珠串般的环形，除借助相应的弹拨技术手段外， 

“气韵”更是贯穿其间的“锁线”。如《黔中赋》第三部分 

“黔水唱”，右手的歌唱性旋律，线型感很强，突出了贵 

州苗族飞歌的音调特点，具有豪放的情感。左手快速 

运动的旋律织体描绘了流水的各种形态，看似“点”状 

堆积，实为“线”态流动，可说是体现了另一种意义上 

的“高山流水”。 

当然，作曲家是音乐作品的最初构思者，经过精 

心创作的作品总是有其完整的、特定的艺术及逻辑结 

构的，一部成功的作品肯定包含一个完美的艺术想象 

构架，它属于一定的时代与风格范畴，在体裁形式与 

表现内涵上也都有其自身的规定性，筝乐作品也不例 

外。如南派清秀，北派质朴；秦筝豪放 ，板头曲雅涵等 

等。基于理解者(演奏者)的多面性 ，势必导致作品本 

身与意义之间构成的并非是 “一对一”的结果，而是 
“

一 对多”的对应关系。因为，演奏的阐释，实际上就是 

对意义的阐释，它以乐谱中包含的 “可能含义的预先 

设计”(画面的或情绪的)为依据 ，进行理性的分析与 

感性的把握。在这里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层 

次上去认识，忠实作品的基本精神，同时注重表演的 

创造性，才能真正完成音乐表演的艺术使命。 

二、筝乐表现的审美细节把握 

在演奏的动态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审美的趋向 

性。筝乐演奏如何显得更美?如何达到更高的艺术境 

界?审美细节处理应该说是关键。 

1、动静相宜、刚柔相济 

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声音尤其如此。音乐的 

所有构想都必须付诸于基本的声音运动。声音是一个 

流动的、渐失的运动过程，既为运动就有平行运动、跳 

跃运动，渐次运动、递增递减运动等等。我们所要感知 

的是音乐的流动趋向所带给我们的心理感应，并依据 

审美判断来构造自己的音乐画面。“其刚，并非剑拔弩 

张，而是有相当的控制；其柔，却也并不一味女儿风 

韵，而有男儿一般韧力”。对音质的把握有两个切人 

点，一是脑海中所想象的音质特点，二是所采用的方 

法。 

比如《香山射鼓》一曲，描绘的是陕西关中自古以 

来一年一度的传统“香会”活动。第一段的慢板，渲染 

出一幅山雾迷漫、古刹朦胧、万籁皆寂，惟闻钟磬鸣响 

的幽静画面，虔诚、超然。演奏中以“静”为主，求音色 

的纯净、气息的沉稳。此段末尾左手用上行的刮奏引 

出两个乐句的摇指，更显意境高远和空旷。左手稀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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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的拨音，恰似“水月通禅观，鱼龙听梵音”。乐曲的 

快板段鼓乐阵阵、咏唱合鸣 ，朝山拜佛的人熙来攘往， 

音乐至此推向高潮，此段应以“动”为主。动与静不仅 

构筑了音乐运动的基本逻辑过程，也反映出音响动态 

的辩证关系，在一个音乐的段落中有动也有静，才会 

富于推动力。除此之外，所谓“相宜”指的则是分寸的 

把握，只有恰到好处，才可能使动与静的结合更加完 

美、谐和。 

2、强而不燥、弱而不虚 

这是指对声音的量级要求，不燥意味着声音的大 

小适度，不虚意味着声音的厚薄得当。我们目前进行 

音乐训练的辅助机械设施主要是节拍器，没有声音量 

级测试仪。倘若假设音量的基本阈值为 1—10度的 

话，其中：1为PPP，10为 fff，从 1—10的对应过程是 

从 PPP—PP—P—f—ff一珊的渐变，那么，筝的 

最佳音量阈值应该在 3—9度之间，其运动幅度足以 

满足我们对作品的表述。音乐是在对比中展现的，在 

矛盾冲突中运行的，倘若处理成一惊一咋，则不免显 

得棱角过于分明，太虚则显得单薄，太亮则显得生 

硬。人们对声音的审美是有共识的，一般喜欢适度表 

现，重要的是表现者与受众者之间的心理承受契合。 

比如在演奏《草原英雄小姐妹》时，与暴风雪抗争 

的一段，双手的刮奏应忙而不乱 ，扫摇技法进入时应 

是弱进，而后渐次提升，造成一种声势，且以摇为主、 

扫为辅，突出旋律时亦切忌一味夸大而不加控制。再 

如《临安遗恨》中主题第二次再现时，无奈悲苦之情需 

要做弱化处理，但如果音质过于单薄、轻柔则会显得 

软弱无力，就会与原曲强调的英雄本色背道而驰。对 

于这一点，该是演奏者作细心体悟之处。 

3、忘象取意、得意忘形 

中国人在形象思维上的抽象能力水平非常高，它 

不仅体现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上，亦表 

现在艺术创造上。于是乎，数千年来，“意象”过程成为 

中国传统艺术思维的主要方式，“境界”则成了中国哲 

人们解释其思想体系的最高概念。在演奏艺术创造 

中，对“意向”和“境界”的注重，则可以帮助我们提升 

艺术表现的水平。 

在此，“意”可理解成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意念； 

“象”是具体可感知的物象，即具体的物质依赖，如乐 

谱、弦位等。“意”与“象”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经艺术 

家的精神加工之后的产物。而“境界”则可以理解成比 

喻、体验式的有情有景、虚实结合的一种精神状态，一 

种纯粹的洞观、感悟和体味，而并非逻辑范畴。 

纵览传统或现代筝曲曲目，我们不难发现众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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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 “立象”之本，主要意义或是 “情生于景、情景交 

融”，或是“景生于情，情景相生”，于是，通过 自然景物 

来“立象”，以达到“尽意”地抒发个人之情感，这种手 

法最为常见 ，如《高山流水》、《建昌月》、《寒鸦戏水》、 

《平沙落雁》、《黔中赋》等作品均是如此。而以人文境 

界“立象”的亦不在少数 ，像《汉宫秋月》、《临安遗恨》、 

《长相思》、《幸福渠水》属于此类。有了“立象尽意”，就 

要求演奏者通过抽象的音响运动形式 ，发挥审美联 

想，展示内心的感受，演奏者对作品的诠释过程，其实 

就是一个“得意忘形”的过程。 

音乐作品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传达出意象，要 

取决于演奏者对 自己头脑中的意象把握程度以及传 

达这种意象的实际能力。但有一种情况则是显而易见 

的，演奏者头脑中的意象是丰富复杂的，有时候甚至 

是模糊的，他要在艺术作品中传达出这种意象，是与 

演奏者的艺术修养、艺术积累、感知力大小等有关。演 

奏者在表现音乐时不仅存在着手段上的局限，还存在 

着艺术语言媒介本身的局限。因此，作为一名演奏者 

如何做到“立象尽意”，达到“忘象取意，得意忘形”的 

境界，应是终极所求。有人曾说过，演奏有三大境界： 

有琴有谱 ；有琴无谱；无琴无谱。 

三、结 语 

筝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藉以抒情表意的一种载 

体，有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与旨趣。现今愈来愈多的人 

投身于对这一古老的乐器的学习和领悟之中，在获得 
一 定的演奏技术之后，应该在关乎中国传统音乐的表 

现处理上多下些功夫 ，否则，我们对单纯的筝的演奏 

技术的训练会有所缺失，更流于片面。 

最后要强调的是 ，在具备了一定的演奏基础之 

后，势必会使演奏者打消乐曲表现的技术障碍而进入 

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演奏者对一部作品进行全面理解 

和诠释的过程，那么，对于作品的理性分析和感性把 

握则显得更加重要，上述两个侧面的认识应该说是为 

我们诠释作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 

音乐由于其特有的声响特征，常让人感到捉摸不 

定而茫然待之。但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的、自身的运 

行规律 ，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些规律 ，并以其准确、便捷 

的方式通过技术的层面、审美的层面予以展示。倘若 

本文所述的一些对乐曲的整体和局部的解读和把握 

方式，能对演奏者在进行乐曲表现处理时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即达到了笔者写作此文的最终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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